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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藝
蝶影
小 蝶

一
個
多
月
前
陳
尹
瑩
修
女
舉
行
一
個
名
為

︽
問
余
何
意
棲
碧
山
︾
的
講
座
，
內
容
主
要
是

分
享
她
從
香
港
崇
基
學
院
數
學
系
開
始
，
到
近

年
為
紐
約
重
刑
犯
監
獄
的
囚
犯
教
授
戲
劇
的
戲

劇
生
活
。Sister

︵
我
們
都
是
這
樣
稱
呼
她
的
︶

這
五
十
載
的
生
活
豐
富
多
姿
，
既
有
意
義
又
能
服
務

社
會
，
相
信
很
多
人
十
個
世
紀
的
工
作
量
和
成
就
的

總
和
也
未
必
及
她
過
去
半
個
世
紀
般
豐
盛
。

在
座
談
會
的
答
問
環
節
中
，
有
一
位
觀
眾
問
了

她
一
個
問
題
：﹁
為
何
你
的
劇
本
都
是
以
白
話
文

寫
成
，
而
非
廣
東
話
呢
？﹂
我
不
敢
百
分
之
百
肯

定
問
題
的
弦
外
之
音
，
但
他
的
語
氣
和
態
度
令
我

覺
得
他
欲
以
廣
東
話
撰
寫
劇
本
引
起﹁
本
土
主

義﹂
的
批
判
。

Sister

回
答
得
好
，
她
說
：﹁
我
的
劇
本
總
是
有

白
話
文
和
廣
東
話
兩
個
版
本
的
，
只
是
湊
巧
這
次

給
大
家
閱
讀
的
是
白
話
文
版
本
而
已
。﹂
那
位
觀

眾
即
時
無
法
再
說
下
去
。

主
持
人
蔡
錫
昌
自
然
也
聽
得
出
問
題
的
潛
台

詞
，
於
是
他
也
解
釋
說
以
白
話
文
寫
作
其
實
可
以

讓
演
員
有
更
大
的
自
由
度
演
繹
台
詞
。
這
點
我
很

同
意
。
舉
例
說
，
若
白
話
文
寫
的
台
詞
是﹁
是

嗎
？﹂
，
演
員
可
以
按
照
自
己
對
角
色
的
演
繹
而

唸
成﹁
係
咩
？﹂
、﹁
係
？﹂
、﹁
係
呀
？﹂
、﹁
係

嗎
？﹂
等
廣
東
話
台
詞
。
他
們
在
創
造
角
色
方
面
的
空
間
大

了
，
給
予
的
藝
術
投
入
程
度
亦
增
加
，
這
會
是
演
員
較
喜
歡

創
造
角
色
的
方
法
。
相
反
，
若
編
劇
在
劇
本
上
以
廣
東
話
寫

明
是﹁
係
呀﹂
，
演
員
便
會
依
據
着
這
句
說
話
的
某
種
語
氣

反
過
來
塑
造
角
色
。
其
好
處
是
演
員
較
容
易
掌
握
角
色
的
性

格
，
因
為
框
框
已
被
編
劇
收
窄
；
壞
處
卻
是
因
為
框
框
太

窄
，
演
員
投
入
自
己
的
演
繹
的
程
度
自
然
縮
小
了
，
只
可
以

完
全
依
循
着
編
劇
的
指
示
來
演
戲
。

還
有
一
點
，
以
白
話
文
寫
作
是
上
世
紀
九
十
年
代
前
寫
作

人
的
習
慣
。
那
時
候
的
劇
本
十
居
其
九
都
是
以
白
話
文
寫

成
，
因
為
當
時
大
部
分
人
都
是
以
白
話
文
寫
作
，
背
後
並
沒

有
包
含
任
何
政
治
或
社
會
的
意
識
形
態
。Sister

那
天
與
大
家

分
享
的
都
是
她
在
上
世
紀
八
九
十
年
代
的
作
品
，
以
白
話
文

寫
作
當
時
是
一
件
不
會
被
懷
疑
背
後
動
機
的
事
情
。

我
必
須
在
此
強
調
，
我
是
為
聯
合
國
正
式
訂
定
粵
語
為
語

言
而
非
方
言
而
歡
呼
的
人
。
我
喜
歡
並
欣
賞
這
種
嶺
南
古

語
，
亦
會
為
保
存
它
而
出
力
。
不
過
，
就
戲
劇
作
品
而
言
，

我
覺
得
若
以
白
話
文
寫
成
，
便
可
以
同
時
讓
更
多
的
華
裔
戲

劇
工
作
者
演
出
，
亦
可
以
令
劇
本
得
以
廣
泛
傳
世
的
機
會
。

華
裔
並
不
囿
於
香
港
人
或
內
地
人
，
而
是
包
括
台
灣
人
和
海

外
所
有
華
人
。
讓
更
多
人
認
識
和
演
出
自
己
的
作
品
，
相
信

是
很
多
編
劇
的
心
願
，
與
語
言
意
識
形
態
之
爭
無
關
。

以白話文或廣東話寫劇本

收
到
北
京
戲
劇
界
同
行
傳
來
的
資
訊
，
題
目
是

﹁
實
在
太
不
像
話﹂
，
講
述
在
北
京
新
建
的
天
橋

藝
術
中
心
劇
場
看
戲
的
經
歷
。

天
橋
藝
術
中
心
是
位
於
北
京
西
城
黃
金
路
段
的

一
個
新
劇
場
群
，
二
零
一
五
年
底
開
幕
啟
用
，
擁
有

大
小
功
能
不
同
的
四
個
劇
場
，
一
個
一
千
六
百
座
的
綜
合

性
大
型
劇
場
，
一
個
一
千
座
的
中
型
劇
場
，
一
個
四
百
座

的
小
型
劇
場
和
一
個
三
百
座
的
多
功
能
劇
場
。
劇
場
豪
華

設
備
先
進
，
燈
光
是
影
響
舞
台
演
出
效
果
的
重
要
手
段
，

燈
光
的
設
置
既
專
業
且
科
學
，
面
光
、
耳
光
角
度
良
好
，

保
證
了
觀
眾
的
視
覺
接
收
，
也
不
會
讓
演
員
覺
得
刺
眼
，

飛
線
、
吊
桿
等
設
備
在
內
地
均
屬
一
流
，
滿
足
了
絕
大
部

分
劇
目
的
演
出
需
要
。
天
橋
藝
術
中
心
正
式
開
門
迎
賓
，

有
來
自
內
地
及
英
、
美
、
韓
等
國
的
頂
尖
劇
團
二
十
七
個

劇
碼
，
一
百
七
十
場
演
出
，
總
投
入
二
點
三
億
元
人
民

幣
。
廣
告
詞
是
：
為
觀
眾
打
造
一
座
高
科
技
、
專
業
化
的

視
聽
享
受
劇
場
，
為
演
出
團
體
打
造
一
個
演
員
心
中
的
完

美
舞
台
，
北
京
天
橋
藝
術
中
心
正
張
開
懷
抱
，
期
待
您
的
光
臨
！

可
惜
，
高
科
技
齊
全
，
專
業
化
不
足
，
只
張
開
半
個
懷
抱
，
有

可
能
把
觀
眾
趕
走
。
兩
位
行
內
觀
眾
走
進
新
劇
場
，
華
麗
的
大

堂
，
舒
適
的
座
椅
，
柔
和
的
燈
光
，
心
情
頓
感
愉
悅
。
臨
開
演

前
，
劇
場
前
排
有
些
空
座
位
，
燈
光
一
暗
，
後
面
的
人
就
蜂
擁
着

衝
下
來
。
兩
位
同
行
看
着
不
像
話
，
希
望
劇
場
的
工
作
人
員
阻

止
，
回
答
說
，
這
是﹁
應
急
預
案﹂
，
同
行
時
常
出
入
劇
場
，
從

沒
聽
過
這
種﹁
預
案﹂
，
回
答﹁
因
為
上
座
率
不
高﹂
，
這
樣
解

決
上
座
率
低
的
辦
法
真
沒
聽
說
過
。
演
出
中
間
，
不
停
地
有
人
拍

照
，
沒
有
人
制
止
，
原
來
拍
照
的
就
是
劇
場
的
工
作
人
員
。
散
場

時
，
上
年
紀
的
同
行
找
不
到
出
場
口
，
希
望
工
作
人
員
把
門
拉
開

一
下
，
回
答
：﹁
你
自
己
沒
長
手
啊
！﹂

內
地
的
許
多
大
城
市
都
有
設
備
一
流
的
劇
場
，
可
以
看
到
世
界

頂
級
劇
院
的
演
出
，
但
不
講
劇
場
文
明
，
工
作
人
員
素
質
低
下
，

演
出
中
拍
照
、
錄
像
、
吃
東
西
、
接
電
話
、
看
微
信
、
大
聲
議

論
，
管
教
孩
子
，
吝
惜
掌
聲
。
那
年
，
丹
麥
歐
丁
劇
院
在
烏
鎮
演

出
，
劇
場
裡
有
一
段
木
製
樓
梯
，
為
了
保
持
劇
場
安
靜
，
特
別
給

觀
眾
預
備
了
軟
底
鞋
。
演
出
前
，
該
劇
團
的
經
理
三
令
五
申
不
要

錄
影
拍
照
，
就
是
有
人
不
聽
，
相
機
一
響
，
當
即
場
燈
大
亮
，
導

演
帶
領
全
體
演
員
鞠
躬
下
場
，
宣
佈
演
出
中
止
。
這
些
不
文
明
的

舉
動
是
對
舞
台
台
前
幕
後
人
員
最
大
的
不
尊
重
，
劇
場
文
明
要
靠

人
的
修
養
，
靠
工
作
人
員
的
引
導
和
專
業
職
守
。

香
港
觀
眾
的
觀
賞
修
養
比
較
好
，
起
碼
都
坐
在
自
己
的
票
位

上
，
就
是
前
面
有
空
位
，
也
沒
有
人
移
動
，
一
是
自
覺
，
二
是
劇

場
裡
每
個
座
位
段
都
有
專
人
看
管
，
被
請
離
座
是
件
很
難
堪
的

事
。
不
論
演
出
好
壞
，
結
束
時
都
會
鼓
掌
，
只
是
差
些
的
劇
，
掌

聲
沒
那
麼
熱
烈
。

實在不像話

今
年
春
運
的
人
數
達
到
了
三
十
六
億
人
次
，
嚇
死
人

了
。
內
地
的
消
費
者
非
常
聰
明
，
不
願
意
和
回
鄉
團
聚
的

人
流
擠
在
一
起
，
他
們
不
會
參
加
內
地
的
旅
行
團
，
和
別

人
擠
火
車
，
吃
超
昂
貴
的
食
物
。
他
們
喜
歡
出
國
，
避
開

內
地
的
春
運
高
峰
。
現
在
春
節
出
境
遊
熱
門
線
路
一
般
在

假
期
前
一
個
月
就
已
售
完
。

上
海
、
北
京
、
蘇
州
、
杭
州
、
南
京
、
廣
州
、
深
圳
、
天
津
、
無

錫
、
寧
波
為
今
年
春
節
出
國
最
多
人
數
的
城
市
。
新
加
坡
航
空
公
司

非
常
聰
明
，
立
即
在
春
節
前
，
開
辦
了
許
多
廉
價
航
空
的
班
次
，
前

來
中
國
的
大
城
市
，
接
走
中
國
的
旅
客
。
有
一
半
的
人
，
準
備
在
除

夕
之
前
出
發
，
中
國
遊
客
一
般
在
新
加
坡
會
停
留
五
日
。

二
零
一
六
年
春
節
黃
金
周
期
間
內
地
遊
覽
的
預
訂
率
不
足
百
分

之
三
十
，
說
明
內
地
旅
遊
業
的
吸
引
力
嚴
重
不
足
，
服
務
差
，
伙

食
差
，
還
迫
使
團
友
購
物
宰
客
。
內
地
客
出
國
遊
的
熱
門
地
點
，

順
次
序
為
：
泰
國
、
港
澳
台
地
區
、
日
本
、
韓
國
、
歐
洲
︵
法

國
、
英
國
、
意
大
利
等
︶
、
峇
厘
島
、
新
加
坡
、
馬
爾
代
夫
、
新

西
蘭
、
澳
大
利
亞
。
總
體
預
訂
量
來
看
，
周
邊
國
家
和
地
區
的
預

訂
量
佔
比
近
七
成
，
主
要
以
泰
國
、
港
澳
台
、
日
本
和
韓
國
預
訂

量
最
大
。
與
去
年﹁
十
一﹂
黃
金
周
期
間
相
比
，
春
節
期
間
香
港

遊
強
勁
復
甦
，
目
前
為
止
的
預
訂
量
位
居
第
二
位
。

所
以
，
今
年
的
春
節
，
是
香
港
旅
遊
業
打
翻
身
仗
的
好
機
會
。

如
果
香
港
的
酒
店
再
大
幅
度
提
高
價
格
宰
客
，
香
港
的
旅
遊
業
就

會
玩
完
了
。
事
實
上
，
香
港
的
美
食
，
相
當
吸
引
內
地
遊
客
。
香

港
除
了
高
檔
的
食
店
價
格
稍
為
有
殺
傷
力
，
其
餘
的
食
店
都
很
符
合
內
地
遊

客
的
消
費
水
平
。
特
別
是
到
了
香
港
，
立
即
發
現
「
美
食
天
堂﹂
名
不
虛

傳
，
泰
國
的
、
埃
及
的
、
印
度
的
、
印
尼
的
、
法
國
的
、
意
大
利
的
餐
廳
都

很
齊
全
，
何
況
是
香
港
的
法
國
葡
萄
酒
特
別
便
宜
，
是
內
地
遊
客
飲
靚
酒
、

食
好
嘢
的
最
佳
選
擇
。
內
地
人
來
香
港
，
有
很
多
識
途
老
馬
，
知
道
香
港
的

粥
品
、
牛
腩
河
、
豬
腸
粉
、
甜
品
特
別
出
色
。
水
果
更
是
集
中
了
全
世
界
的

精
品
，
又
平
又
靚
。
深
水
埗
和
北
角
的
粥
品
，
北
角
天
后
電
氣
道
的
甜
品
，
大

坑
的
酒
吧
已
經
在
內
地
遊
客
中
輾
轉
相
傳
，
口
碑
極
佳
，
成
為
了
一
個
必
遊
覽

的
的
景
點
。
中
環
海
旁
的
機
動
遊
戲
以
及
政
府
的
添
馬
公
園
、
金
紫
荊
廣
場
，

更
是
吸
引
遊
客
的
最
佳
的
景
點
。
大
嶼
山
的
迪
士
尼
樂
園
、
大
佛
、
禪
院
，
也

吸
引
了
許
多
內
地
遊
客
。
年
初
一
到
年
初
三
，
廣
東
的
遊
客
會
到
黃
大
仙
和

車
公
廟
上
香
，
祈
求
一
年
好
運
。
山
頂
的
老
襯
亭
，
更
加
是
人
頭
湧
湧
。

最
近
幾
天
，
氣
溫
下
降
，
香
港
的
服
裝
店
生
意
也
大
大
改
善
，
外
地
人

現
在
不
再
買
入
名
錶
和
首
飾
，
但
是
對
於
香
港
的
高
檔
服
裝
卻
很
有
興

趣
。
不
過
，
每
逢
年
尾
，
很
多
空
置
了
的
商
店
，
被
一
些
小
販
租
賃
來
出

售
冒
牌
皮
鞋
和
運
動
鞋
，
這
是
香
港
的
大
災
難
。
這
些
皮
鞋
外
觀
很
好
，

一
般
差
不
多
三
百
元
到
四
百
元
一
對
，
但
是
全
部
都
是
紙
皮
製
作
，
穿
一

個
星
期
就
會
破
了
，
實
在
成
本
不
足
一
百
，
這
些
檔
口
出
售
劣
貨
，
可
以

說
是
香
港
的
旅
遊
業
殺
手
。

香港旅遊業迎來黃金周 古今
談
范 舉

麗
儀
雖
然
不
是
我
的
親
姑
姐
，
按
舊
時
傳
統
家
風
，
她
跟
我
父

親
同
一
個
曾
祖
父
，
關
係
非
比
尋
常
，
同
祖
堂
子
侄
喜
事
，
喜
帖

上
必
須
註
明
：
家
先
生
，
以
示
親
暱
。

去
過
我
們
老
家
屏
山
文
物
徑
，
不
會
疏
忽
其
中
重
要
景
點
：
覲

廷
書
室
及
相
連
的
清
暑
軒
，
皆
屬
崇
德
堂
物
業
，
一
八
六
零
年
左

右
，
香
泉
公
紀
念
其
父
親
覲
廷
公
而
興
建
。

香
泉
公
是
我
父
親
及
麗
儀
姑
姐
的
曾
祖
父
，
我
的
太
曾
祖
父
。

問
我
們
祖
堂
下
一
輩
，
例
如
我
侄
兒
，
自
少
國
外
成
長
，
能
說
流
利

粵
語
、
一
點
普
通
話
，
還
識
讀
一
般
中
文
已
非
常
難
得
，
要
他
清
楚
背

後
與
他
關
連
、
一
點
家
族
歷
史
大
概
要
求
太
高
。
就
是
同
輩
，
懂
者
數

量
肯
定
不
多
，
世
途
不
一
樣
，
就
是
我
們
族
裡
相
依
的
土
地
，
例
如
天

水
圍
、
洪
水
橋
、
唐
人
新
村
等
等
都
一
截
一
截
為
城
市
發
展
漸
次
被
陪

葬
。將

來
？
我
們
族
裔
後
輩
尋
找
故
鄉
？

就
在
書
本
、
檔
案
、
古
老
電
影
中
得
看
，
良
田
阡
陌
的
風
景
，
我
們

這
一
代
算
是
最
後
曾
經
感
受
過
，
享
受
過
了
！

旅
居
英
國
數
十
年
，
自
二
十
歲
前
往
倫
敦
唸
謢
理
，
婚
嫁
、
產
子
、

家
庭
事
業
幾
邊
忙
，
至
近
數
年
，
隨
她
母
親
我
們
叔
婆
離
逝
，
麗
儀
回

家
的
次
數
多
起
來
了
。
叔
公
也
去
了
，
提
早
退
休
，
一
年
兩
次
，
回
到

祖
家
靠
近
弟
妹
，
當
然
與
我
們
一
夥﹁
後
輩﹂
也
常
聚
首
。
繞
着
已
遭

遇
巨
變
的
前
鄉
土
風
景
化
作
天
水
圍
的
公
園
林
蔭
間
散
步
，
是
她
、
堂

妹
美
潔
並
在
下
恒
常
共
享
的
悠
閒
好
時
光
。

雖
說
是
我
們
姑
姐
，
老
侄
嫩
叔
在
大
家
庭
裡
非
常
普
遍
，
叔
公
比
我
父

親
長
不
了
幾
歲
，
麗
儀
也
比
我
們
長
不
了
多
少
，
我
上
初
中
，
她
唸
高
中
，
在
流
行

歌
舞
派
對
世
代
，
她
與
堂
姐
美
玲
、
四
姐
桂
冰
基
本
上
全
皆
我
的
流
行
物
事
啟
蒙
先

鋒
：
時
尚
打
扮
、
流
行
音
樂
、
合
時
舞
蹈
…
…
剛
上
初
中
已
達
一
米
八
三
的
我
猶
如

海
綿
吸
水
，
迅
速
成
熟
。
像
同
代
大
部
分
青
年
人
一
樣
，
我
們
貪
玩
、
貪
新
潮
，
可

一
點
不
壞
，
玩
歸
玩
，
相
互
提
點
，
適
可
而
止
。

麗
儀
出
國
，
我
們
家
堂
兄
姐
、
姊
姊
們
都
相
繼
到
外
面
上
課
，
稍
後
自
己
也
接
棒

離
去
。
北
美
暑
假
先
飛
荷
蘭
舅
舅
處
落
腳
，
麗
儀
即
從
倫
敦
前
來
荷
蘭
相
聚
，
同
遊

巴
黎
，
稍
後
我
亦
渡
英
倫
海
峽
聚
首
。
大
學
之
後
，
選
擇
前
往
英
倫
深
造
，
家
族
中

與
我
感
情
特
別
親
厚
我
家
三
姐
、
麗
儀
姑
姐
落
戶
倫
敦
是
主
因
。

人
生
就
似
我
們
少
時
熟
悉
那
首
當
年
名
曲
，
殿
堂
級
樂
怒
民
歌
天
后Joni

M
itchell

原
作
，
陳
美
齡
姐

姐

再

唱

︽T
he
C
ircle

G
am
e

︾
：
時
光
流
逝
，
轉

啊
轉
，
我
們
不
過
如
此
來

去
，
最
終
孑
然
一
身
，
誰

都
逃
不
過
。
放
下
已
成
長

家
小
，
每
次
回
來
度
假
，

麗
儀
時
亦
細
語
：
少
年
離

家
一
箱
行
李
，
少
壯
過
後

回
家
，
也
亦
行
李
一
箱
。

麗儀人生迴旋遊戲 此山
中

鄧達智

我
和
浸
會
大
學
有
點
緣
分
，
都

是
因
為
浸
會
每
年
都
請
來
駐
校
作

家
，
有
兩
位
被
邀
請
的
作
家
，
一

位
是
來
自
內
地
的
山
東
，
寫
過

︽
古
船
︾
、
︽
你
在
高
原
︾
等
作

品
的
張
煒
；
一
位
是
來
自
台
灣
，
以

︽
西
夏
旅
館
︾
獲
得﹁
紅
樓
夢
獎﹂
的

駱
以
軍
。
前
者
在﹁
作
聯﹂
的
歡
迎
晚

宴
上
交
談
過
；
後
者
則
在
到
樹
仁
大
學

演
講
前
在
茶
樓
一
同
午
飯
。
但
只
是
一

面
之
緣
。
反
而
去
年
的
台
灣
作
家
李

昂
，
既
是
老
朋
友
，
更
和
她
一
起
到
江

蘇
南
通
市
一
嚐
刀
魚
的
滋
味
。

我
以
為
和
浸
會
大
學
的
緣
僅
限
於
文

學
院
的
文
學
活
動
而
已
，
誰
知
還
有
別

的
下
文
，
就
是
近
日
出
席
了
一
個
晚

宴
，
才
知
道
原
來
我
認
識
的
朋
友
當

中
，
很
多
都
是
浸
會
畢
業
的
。
而
且
我

比
較
熟
悉
的
林
超
榮
︵
超
人
︶
，
更
參

加
了
為
慶
祝
大
學
創
校
六
十
周
年
而
籌

備
的
校
友Show

︱
︽
我
們
都
是
浸
大
的
︾
。
這

是
一
個
結
合
多
媒
體
的
舞
台
秀
，
我
們
的
朋
友
超

人
是
在
第
一
、
第
三
和
第
五
場
裡
扮
演
同
學
乙
。

但
是
，
從
構
想
到
目
前
節
目
成
形
，
原
來
已
經

花
了
十
五
個
月
的
時
間
，
其
間
開
會
的
次
數
，
超

過
一
百
。
五
場
表
演
，
分
別
代
表
五
任
校
長
的
不

同
時
代
。
都
會
透
過
新
聞
的
播
出
，
來
重
現
當
年

的
情
景
。
擔
任
五
場
主
播
的
浸
會
校
友
，
是
陳
淑

薇
、
何
守
信
、
趙
應
春
，
簡
學
悕
和
何
海
凌
。
扮

演
五
任
校
長
的
，
是
倪
秉
郎
飾
林
子
豐
，
羅
冠
蘭

演
校
長
夫
人
；
第
二
任
校
長
謝
志
偉
由
梁
家
權
飾

演
；
趙
國
雄
演
第
三
任
校
長
吳
清
輝
；
第
四
任
校

長
陳
新
滋
大
家
想
由
誰
來
飾
演
？
是
去
年
的
新
聞

人
物
葉
家
寶
；
現
任
校
長
錢
大
康
，
則
由
阿
旦
鄭

丹
瑞
扮
演
。

我
這
才
知
道
，
原
來
他
們
都
是
浸
會
大
學
浸
大

的
。節

目
最
特
別
的
，
是
由
八
十
多
歲
的
劉
兆
銘
銘

叔
扮
演
校
工
，
最
後
卻
在
台
上
和
年
輕
校
友
一
起

歡
欣
跳
舞
。
這
場
秀
將
在
一
月
三
十
日
晚
上
演

出
，
只
演
一
場
，
門
票
是
不
用
想
了
，
但
學
校
準

備
在
全
球
網
絡
直
播
，
讓
身
在
不
同
國
家
的
校
友

都
能
一
同
共
慶
，
到
時
記
得
打
開
社
交
網
絡
呀
。

他們都是浸大的

雙城
記

何冀平

隨想
國
興 國

鑰匙的重要，怎麼說它都不過分。人在很小
的時候，是不會拿鑰匙的。只有等到有了一定
的自理能力之後，父母才能將鑰匙連同寄託與
責任交到他的手上。我接到鑰匙的時間，好像
是在上小學之後。那時父母為生計所忙，沒有
更多的工夫來照顧我，於是就將家門的鑰匙拴
上一條紅繩，鄭重地掛到我的脖子上，然後千
叮嚀萬囑咐地告誡，放學以後如何走路，回到
家裡如何開門，開門以後如何把鑰匙保管好，
千萬不能弄丟了……我則半認真半敷衍地聽
着，然後很高興很自豪地接過鑰匙，說一句
「很牛」的話：「放心吧！」
從此以後，鑰匙就伴我風雨兼程。
鑰匙是人謀食的工具。我的童年生活艱難，
全家長年累月吃的是玉米麵餅子或地瓜，有
時甚至填不飽肚子。可是我家南面的鄰居小
曇，卻經常拿着雪白的餑餑在門口嚼得香
甜，饞得我直流口水。而小曇他爹每天也不
下地幹活，只是東邊遊遊西邊逛逛，這裡瞅
瞅那裡看看。我的父母雖然每天都按時去生
產隊勞動，但家裡的生活沒法跟他家比。我
問母親：「小曇家怎麼成天吃餑餑？」母親
告訴我：「他爹是保管。」我又問：「保管
是什麼？」母親說：「你沒看見他爹腰上掛
着一大串鑰匙麼？」從此，我對掛鑰匙的人
充滿了羨慕——在這之前，我只對穿中山裝、
上衣口袋插着鋼筆的人充滿了敬意，母親這
一說，我才發現，原來有鑰匙的人才是富
人。也或許，掛上了一大串鑰匙就能換來大

米白麵吧。於是我到處搜羅鑰匙，先是將家
中抽屜裡的鑰匙拴到繩子上，走路時候都注
意看地上有沒有鑰匙。工夫不負有心人。我
的鑰匙由一把變成了兩把三把一直到四把。
然而全家的生活仍然清苦如舊。直到長大
後，我才知道，小曇他爹不但保管着鑰匙，
也保管着村裡的麥子和玉米。
隨着年齡的增長，人的生活開始變得豐富多

彩起來。我的鑰匙開始真實地增加着。小學二
年級的時候，老師交給我一把教室的鑰匙，讓
我每天早上去給同學開門。從此我每天都起得
很早，囫圇扒拉幾口飯，就往學校跑，去開教
室的門，開了門以後就掃地，擦桌子。如是冬
天，就把教室爐子內的灰渣扒出來，再點火生
爐子，不怕髒，也不怕累。我的行為無疑受到
了老師的讚揚，吸收我加入了少年先鋒隊，並
且提拔當了中隊長，也就是班長。老師給我發
了一個方形的牌牌：白底子上縫了兩道紅槓
槓，我把它別在左大臂的外側，顯得挺神氣。
第二年，我的那個牌牌上又增加了一道槓，成
了大隊委員；第三年，槓槓雖然沒有增加（三
道槓是最多的了），但我卻當上了大隊長，協
助老師維持教學秩序。當然我仍然拿着教室的
鑰匙，每天一如既往地早到學校開門，為同學
們打掃衛生。
參軍去上海的第二年，我當上了文書，負責

全連的檔案保管和整理。指導員找我談話時，
將檔案室和書櫥的鑰匙交到我的手上，鄭重告
誡：「檔案是戰友們的歷史資料，屬於政治生

命的一部分，必須十二分的謹慎和認真對待。
除了連首長，任何人都不准看檔案。」我小心
翼翼地接過鑰匙，開始了責任重大的工作。其
間，我整理自己的檔案時發現，檔案裡的入團
志願書，竟然是大隊支部書記代填的！這下令
我一頭霧水。我本來已在高中時入了團，怎麼
莫名其妙地又來了個二次入團！偷偷地寫信回
去詢問，書記回信說，你原來的團表弄丟了，
我就補了一個。從此，我知道了原來檔案也是
可以造假的！
再後來，我調到師政治部當保衛幹事，負責

更加重要的檔案工作。那把檔案室的鑰匙分量
也更沉了。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問題：上海解
放時，舊警察部隊經過我地下黨的策反，起義
投誠，被我人民解放軍收編。解放後，有些人
受到不公正的待遇。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他
們不斷上訪，要求恢復起義名譽。因為找不到
歷史資料，一時難以定論。後來，我在整理檔
案時，發現了一本當時參加起義人員的花名
冊。就是根據這個名單，我們將所有的上訪人
員，一一甄別，去偽存真，還了一些人的廬山
真面目，使他們由「歷史反革命」而變成了有
功之臣，有的發放了補貼，有的安排了工作。
人之所以要仔細保管鑰匙，原因是鑰匙與自

己的生活和生存有着密切的關係。一把鑰匙有
時甚至可以作為人生的一個奮鬥目標。有人拚
命地賺錢、攢錢、貸款、看房子、買房子、搞
裝修，最後拿到手裡的，不就是一把小小的鑰
匙麼。然而有了這把鑰匙，大門一開，老子就
是房子的主人！有人揣着大把的票子去4S店轉
轉，瞅瞅，問了油耗問性能，問了質量問價
錢，最後相中一個車型，填好單子，付了鈔
票，銷售員交給一把鑰匙。此公坐進駕駛室，
將鑰匙往方向盤下方一插，打火，踩油門，這

車子就歸自己了！
再粗心大意的人也不敢怠慢鑰匙。鑰匙是生

活的重要部分。一旦丟失或遺忘，焦慮和尷尬
立竿見影。兒子很小的時候，有一次，我與妻
子一起送客人，剛出門，一陣風突然將門給關
上了。此時兒子還睡在床上，我們兩人都未帶
鑰匙，身上立刻急得冷汗直冒。萬般無奈之
際，我壯着膽子爬上樓頂，又從樓頂下到陽台
（我住最高一層），進到家裡，將屋門打開。
這時的我，腿都哆嗦了。
鑰匙的命運，也有衰敗的時候。當你搬家之

後，新主人必定要換鎖，此時，原先與之形影
不離的鑰匙就成了廢物；或者你的鑰匙忽然丟
了，無奈之下，請了開鎖師，賣弄一陣技巧，
那把鎖立刻面目全非，而那把鑰匙，即便失而
復得，也成了廢物。家裡現在有幾十把鑰匙，
絕大部分都如趙匡胤的部隊，兵不識將，將不
知兵。妻子建議將這些廢物清理出去，我則一
直保留着，希望有那麼一天，有一把鑰匙與另
一把鎖配偶成對。雖然這樣的機會一次也沒碰
上，但我還是固執地辯解道：「不怕一萬，就
怕萬一呢。」
當一個人基本用不着鑰匙的時候，就進入衰

老階段了。因為絕大部分時間都窩在家裡，或
者糊塗到丟三落四的境地，家人也就不敢輕易
將鑰匙交到他的手上，否則出去時卻忘記鎖
門，讓小偷輕鬆光顧，不是鬧着玩的。或者忘
記帶鑰匙，將自己鎖到門外，無處可去，陷入
尷尬困境。更嚴重者，大病一場，住進醫院或
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都需要別人照顧，這時，
鑰匙對於他，就已經是一個做過的夢了。
如此看來，人的命運，就與一把鑰匙很相

似。當擁有鑰匙的時候，千萬要好好地保管、
使用和愛惜它。

人生如鑰
百
家
廊

孫
貴
頌

到
香
港
文
化
博
物
館
看
李
小
龍

的
回
顧
展
，
特
別
留
意
到
他
一
封

寫
給
妻
子
蓮
達
的
家
書
，
時
年
一

九
七〇
年
。

李
小
龍
一
九
六
七
年
拍
罷
電
視

片
集
︽
青
蜂
俠
︾
以
後
，
整
整
兩
年

事
業
停
滯
不
前
，
以
致
他
在
一
九
六

九
年
寫
下
自
己
要
年
賺
千
萬
，
成
為

荷
里
活
最
高
薪
酬
的
演
員
這
段
夢

話
。
壯
志
未
酬
的
他
，
在
一
九
七〇

年
原
來
接
受
了
波
蘭
斯
基
的
邀
請
，

到
歐
洲
跟
他
相
聚
，
並
計
劃
介
紹
中

國
功
夫
。
那
次
探
訪
夜
夜
笙
歌
，
李

小
龍
也
沒
有
幾
場
好
睡
，
對
那
種
熱

鬧
繁
華
沒
有
深
交
的
生
活
十
分
抗

拒
。
他
的
家
書
反
映
了
他
很
想
家
的
心

情
。

我
看
了
這
親
筆
書
寫
的
家
書
，
反
倒
想
起
那
是

莎
朗
．
蒂
被
殺
後
不
久
的
事
，
波
蘭
斯
基
顯
然
不

能
長
久
活
在
痛
苦
和
內
疚
之
中
。
從
未
想
過
會
把

李
小
龍
跟
波
蘭
斯
基
一
起
聯
想
，
但
這
回
是
被
波

蘭
斯
基
搶
去
了
注
意
，
皆
因
近
日
又
看
了
一
齣
有

關
他
逃
避
一
九
七
七
年
迷
姦
十
三
歲
少
女
，
當
上

了
逃
亡
者
生
涯
的
紀
錄
片
。

雖
說
逃
亡
，
人
們
都
嫌
他
生
活
過
得
愜
意
。
他

的
電
影
事
業
再
上
高
峰
，
及
後
娶
了
年
輕
的
模
特

兒
，
生
了
一
子
一
女
，
家
庭
生
活
穩
定
，
只
是
未

見
得
就
此
脫
離
多
災
難
及
曲
折
的
命
途
。
紀
錄
片

着
眼
於
二〇〇
八
年
他
出
席
蘇
黎
世
電
影
節
，
準

備
接
受
最
高
榮
譽
獎
項
，
甫
抵
埗
即
被
捕
，
後
遭

囚
禁
的
事
件
。
事
緣
瑞
士
政
府
知
會
美
國
通
緝

部
，
建
議
協
助
遞
解
波
蘭
斯
基
回
美
受
審
。
法
律

程
序
展
開
，
公
眾
議
論
不
休
，
有
人
對
他
的
暴
行

恨
之
入
骨
，
甚
至
認
為
應
該
立
刻
槍
斃
或
處
決
，

但
亦
有
人
愛
才
如
命
，
感
到
他
的
逃
亡
已
還
清
了

罪
孽
。
紀
錄
片
在
夏
威
夷
找
到
了
當
年
受
害
女

孩
，
親
身
表
述
。
這
個
現
已
是
母
親
的
女
子
，
坦

言
已
寬
恕
了
一
切
，
認
為
當
下
的
快
樂
生
活
比
歷

史
重
要
，
希
望
輿
論
放
過
這
位
父
親
，
不
要
讓
另

一
個
家
庭
受
損
。

波
蘭
斯
基
應
該
是
命
理
研
究
者
最
具
興
趣
的
個

案
。
他
的
人
生
和
電
影
，
總
不
能
讓
人
寧
息
。

又是波蘭斯基 翠袖
乾坤
文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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